


第一章 红色电话呼唤

震耳欲聋的两声枪响几乎是同时从两支 38毫米手枪中发出的。

猛烈的枪声撞击在地下室的墙壁上之后，又在屋子里回荡，直到

最后才渐渐消失。詹姆斯·邦德冷静地观察着屋子内飘浮着的硝烟。

在屋子中央吊着的通风扇正在飞速旋转，驱除屋内弥漫的烟雾。他刚

才掏枪和射击的动作极其迅速，几乎没有一丝迟滞与间隔。他现在仍

然回想着这两个高度连贯的动作，为自己的反应如此快速而感到自

豪。他取下“科尔特”式侦探专用手枪的弹匣，使枪口对着地面，等

候着穿过昏黑的靶场并从二十码开外向他走来的射击教官。

射击教官脸上洋溢着笑容，离他越走越近，。邦德有些纳闷：

“别得意，你可是已经被我击中了。”

“我不过是住进了医院，然而你却送了命，先生。”射击教官开

玩笑似地对他说。

一个半身人像靶和一张明信片大小的偏振胶片分别拿在他的左右

手里。

他把胶片交给邦德，之后两人一起转身走到他们身后的一张桌子

旁边。桌上放着一盏罩着绿色灯罩的台灯和一副大号放大镜。

邦德拿起放大镜，俯身认真观察着胶片。这是一张用闪光灯拍摄

的照片。

有一层模糊的白光在他右手周围。他小心翼翼地把放大镜移向他

黑色茄克的左边。发现有一线细微的光亮从正对他心脏部分的中央透

出。



射击教并未说话，而是又把白色人像靶挪动到灯光下。一个三英

寸见方的黑色靶心在人像靶的正中位置。邦德枪弹击穿的裂痕在靶心

下方偏右约半寸的地方，隐约可见。

“你击中了左胃壁，子弹从背部穿出，并不能算致命伤。”射击

教官面面无表情地说。他掏出一支铅笔，草草地在人像靶的边上演算

起加法来。“赢了你二十环，你欠我七先令六便士。”

哈哈大笑的邦德一边数点着手里的几枚银币，一边说：“下个礼

拜咱们的赌注翻倍如何啊？”

“我倒是怎么都行，”射击教官说，“总之你是不可能赢得了机

器的，先生。但是，你可以在莱明顿枪上下些功夫。那是前段时间刚

推出的可以装二十二发子弹的新产品，这就表明在规定的八千环中你

至少可以赢得七千九百环。你一定要把大多数靶心击中。”

“无论使用什么枪，我都要赢你的钱。”弹匣中没有打完的子弹

被邦德倒在掌心里，连同枪一起搁置在桌子上。

“下星期一再会。还是按以前的时间怎么样？”

“10点钟就可以，先生，”射击教官一边答复，一边把铁门上

的两个把手拉了下来。他脸上带着笑容，看着邦德的背影从走廊穿

过，在楼梯口消失不见。他对邦德的射击技术很满意，但是又不能让

邦德知道，在情报局里他已经是最出色的射手了。

只有局长和参谋长对这事才有知情权。邦德每次练习射击后，无

论是白天还是晚上，瞄准慢射或拔枪快射，死射或伤射，在射击之后

都需要做成记录，送交局长和参谋长阅知后，使之在邦德的机密档案

中得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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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德沿着楼梯来到装饰有绿色粗呢的地下室大门，推开大门朝电

梯间走去。在摄政公园边上一幢灰色的大厦里面设置着秘密情报局总

部。电梯会把他载到这幢大厦的第九层。邦德对自己刚才的射击记录

感到很满意，但并没有因此得意忘形。他那扣扳机的手指插在衣袋

里，反复地做射击动作，同时心中不断回想着刚才连发快射的情形，

琢磨着如何能够抓住战胜机器的那一刹那。那个机器装置极其复杂精

巧。当他站在地上粉笔划定的圆圈里射击时，在三秒钟内这套精巧玩

意儿能弹出并把人像靶收回，同时用一支 38毫米装着空弹匣的手枪

向他还击，将一束光线射到他身上，并且把这情景快速地拍摄下来。

电梯门可以说是无声无息就打开了，邦德走了进去。开电梯的工

人朝邦德礼貌地报以微笑。他并不反感邦德身上的火药味，这使他时

常回忆起当年在军营中度过的时光。

假如光线能够再强一点儿就好了，邦德默默地想着，然而局长的

意见是，凡是射击训练都需要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进行。局长的意图是

想要让他手下的所有情报员个个成为全天候式的神枪手，而与射击者

对射的机器装置和昏暗的光线是尽其所能地对现实情形最逼真的复

制。依照他的话说，“在一块硬纸板上打出出色的成绩并不能说明什

么问题。”

电梯缓慢地停下。邦德从电梯里走出来，走进一道装有隔音装置

的走廊，加入到了这个被忽开忽闭的门、拿着文件不断往返的姑娘和

轻微的电话铃声搅得忙忙碌碌的世界。他不再继续他的射击回忆，而

是打算在总部里开始他的日常事务。

他直接走到右边最后的一扇门。和他经过的其他房门没什么不

同，这扇门同样没有什么标志，甚至都没有门牌号码。这里都是隔离



办公的房间，外人不允许参观，就算是隔壁的工作人员也不可以随便

进入。

邦德敲了门之后就站在门口等着。他看一下手表，已经是 11

点。星期一是最让人烦恼的，要在一天之内把两天来的公文摘要和往

来文件通通整理一遍。而周末又是最繁忙的日子，也最容易出乱子。

每周按常规惯例来自华盛顿、伊斯坦布尔和东京的文件袋大多已经按

时送到，并且已经分拣出来。仅仅是这些东西就足够使他忙得不可开

交了。

他的女秘书微笑着站在打开了的房门边。只有每天的这个时候，

邦德才能感到有一丝快慰，即便这快慰是那样的短暂。“早上好，丽

尔。”

看着邦德的衣服，她那欢迎的笑容中原本就不多的热情瞬间降低

了十度。

她对他说，“把上衣给我，衣服上的火药味真够呛人的。请不要

叫我丽尔，你知道我不喜欢别人这么称呼我。”

邦德把衣服脱下来，她接过衣服把它挂在窗前的衣架上。

她身材高挑，肤色稍黑，给人一种含蓄而完整的美感，情报局和

大战中的五年生涯又给这美感增加了一层冷若冰霜的外壳。邦德对她

非常了解，劝诫过她很多次：要么她立即结婚，或者是找个情人，否

则她那公事公办的作风会把她的青春葬送掉，最终加入那支由众多嫁

给职业的女人们组成的浩荡大军。

邦德非但言传而且身教。他和 00处的另外两名成员曾经多次分

别对她的贞操观进行过猛烈的攻击。她以毫无区别的凛然的傲气把他

们三人打发走了。为了挽回自己的一点面子，私下里他们就把她这种



做法归结为性冷漠，第二天她向他们表示一点小小的关切和温情，向

他们表明这一切都是她的过错，希望他们不要见怪。

自然，他们并不知道她那冷漠的外表下所藏的一颗爱心。每当他

们身处危险境地之时，她总是忧心忡忡。她对他们三人都比较有好

感，只是她不希望和随便哪一个有可能在下星期就葬送性命的男人发

生感情纠葛。她已经在情报局总部工作五年了，极其了解这份工作的

恐怖与不择手段。她见过那么多抱着圆满完成任务的信心含笑而去的

人，最终却仅仅是有去无回，甚至连尸首都见不着。那么多次，当她

把手伸出去说：“祝你成功”，但心里却在感叹：“你最多只剩下七

天的生命了！”正因为这样，她自己没有胆量去爱，也同样害怕去接

受别人的爱。她很矛盾，只能在惶惑不安中消磨掉自己的时间。但现

在，她很明白，她需要作出最终的抉择了。

她的所有本能都在提醒自己应该从情报局中退出来。但是，一想

到情报局把自己培养多年，倘若辞职而去就和背叛是没有什么区别

了。她不会让自己去做那样的事情。

这时，她从窗边转身离开，一脸严肃的表情。她下身穿一条蓝底

黑点的长裙，上身穿着一件桃红底夹白色条纹的衬衣，。

邦德微笑着看着她的灰色眼睛，“我叫你丽尔只是在星期一，在

其他时间里我都叫你波恩松贝小姐，但是我一定不会叫你劳埃丽娅。

听起来这名字有些刺耳，没那么正派，对你来说尤其不适合。有信件

吗？”

“没有。”她草草地答复了一声。然后，又用稍稍缓和一点的口

气说：“不过，有不少公文在你的办公桌上。虽然没有急件，但数量

也不少。呃，‘粉葡萄’那儿说 008 已经逃出来了，目前正在柏林

休养。一定没猜到吧？”



邦德快速地地扫了她一眼，“你是何时听到这个消息的？”

“半小时以前吧。”

邦德转身进入侧门，里面是一间比较宽敞的办公室。摆放着三张

办公桌，分别属于 008 ，0011和邦德三个人。三人之中，要算邦德

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经验最多。他随手把房门带上，走到窗前，聚

精会神地望着窗外摄政公园内暮春的绿荫。这样说来，比尔最终还是

成功，并且逃了回来。在柏林休养听起来可不能算是好事，他一定伤

得很严重。不过，现在也只能等着从大楼里仅有的泄密渠道——女秘

书休息室——传出来的消息。负责保密工作的官员们对女秘书休息室

的泄密现象敢怒而不敢言，只好气愤地把这个地方叫作“粉葡萄”。

邦德在办公桌前坐下来叹了口气，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的玻璃

板，心中反复揣摩着，思索着：0011到底怎么样了呢？他在两个月

前单枪匹马闯入新加坡的“肮脏之地”，至今杳无音信。而他自己—

—007号特工邦德，情报局里仅有的三个获得 00代号的特工之一，

现在却坐在宽敞舒适的办公室里整理公文，挑逗女秘书。邦德心中禁

不住生出一阵烦乱之心。

他耸了耸肩膀，冷静下来打开最上面的一个文件夹，一张波兰南

部和德国东北部地区的详细地图装在里面。连结着华沙和柏林的是一

条醒目的红曲线。一份打字机打出来的长备忘录被附在地图的上方边

缘处，标题是“主线：从东方到西方的最佳逃亡通道”。

邦德把他的黑色枪式烟盒和黑色打火机掏出来，一起摆到桌上。

这种烟盒是一种防身武器。外表与普通烟盒没有什么区别，内部构造

除盛烟之外，与手枪无异，但只能够发射一发有效射程为两米的子

弹。他拿出一支烟，用打火机点燃了。这是格罗士威勒街上的莫兰家

特别为他制作的“马斯多尼安”牌香烟，所有香烟的末端都有三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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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环绕着。在铺了座垫的转椅上他端正地坐稳了身子，开始低下头认

认真真地去研究文件。

对于邦德来说，一天的工作才“真正”开始。典型的平淡无味的

日子的开端。在一年的日子里，那种需要他发挥自己的特殊能力才能

完成的任务仅仅只有两三件。实际上，自从诸多艰难的海外任务顺利

完成后，邦德大多数时间都在忙于内勤，工作特别轻松。自己的例行

公事每天大约六小时左右，剩下的时间由他自己随便支配。有的时候

他在机关食堂吃午饭，但最近一段时间大多是在饭馆中吃上等饭菜，

晚饭后无事可做，就约上几个亲朋好友搭伙玩牌，或者找女士们随便

聊聊天。周末则在距离伦敦不远处的某家高级俱乐部玩大赌注的高尔

夫球。

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他没有法定的节假日。但是去除必要的病

假之外，常常在每次执行完任务后他还能请到两个星期的假。他每年

的固定收入大约是一千五百英镑，这是行政机构中负责官员的年薪。

除了这个，他每年额外还有一千英镑的生活津贴。每当执行任务时，

他都可以无所顾忌地花公家的钱。这样，即便他不出差，凭借每年两

千五百英镑的收入，他也足可以过得很滋润了。

他有一套别致舒适的公寓，就在国王大街南端附近。常常都是由

一位年纪较大的名叫“梅”的苏格兰管家看守着。他还有一辆车，是

1930年出厂的宾利轿车。邦德对这辆车特别爱惜，精心保养。倘若

他心血来潮，就能够让它一小时跑上一百公里。这就是邦德的家以及

他的全部家产。

所有的钱都被他花在这些家产上面，因而，他打算一旦自己不幸

因公殉职，就把房产全部留给管家，假如侥幸自己还活着，那么，就

在自己的房里靠政府的退休金生活。



政府规定，退休要到四十五岁。但是，一旦情绪低落，他就会

想：或者等不到四十五岁的规定年限他就会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的。

这也难怪，他被编到“00”组的名单中到现在为止已经八年了，

他已经不知道经过过多少次九死一生了。也正因为这样，除非万不得

已，否则总部为了表示对他的慰劳之意，都是安排他做现在这种轻闲

的半休式的工作。

当邦德把那份有关“主线”的备忘录上的细节记完时，已经有五

个烟头被熄灭在硕大的玻璃烟缸里了。他合上眼睛，思考了一阵，之

后把地图放回到文件夹。他握着一支红色铅笔，看了一下文件封面上

的呈阅名单。名单都是用一些字母和数字表示的，开始先是局长，接

下来是参谋长。在封面上他写上“007 ”，最后就把文件放进标有

“送出”字样的公文格。

到中午十二点了。从文件堆里邦德取出第二份文件。打开看了一

下，送来的地址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监听局，上面标着“仅供参考”

几个字，标题是“发报的特征”。

邦德抓起剩下的文件，迅速地浏览了一下每份文件的首页。它们

的标题是这样的：X光探测器——查处违禁品的器械。菲乐朋——日

本杀人毒药。列车上潜在的隐匿场所〈第三号，德国〉；暴力行动方

法〈第六号，绑架〉；通向北京的五号通道；美国“雷神”飞机的照

像侦察〈海参崴〉。邦德早已对这些类似的文件内容见惯不惊。00

处，也就是他所在的地方，关心的不过是背景情况。诸如这样的情

况，包括最新发明的毒药以及武器的情况，整个情报局里可能只对他

们三个人会具有某些益处。因为整个情报局里职责包括暗杀的只有他

们三个人，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接受去杀人的命

令。



邦德再一次阅读那份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送来的文件。“每一个

报务员的不经意的动作都会使其发报风格受到影响，并且这种风格一

定会通过他那独具特点的‘发报手’表现出来。这只‘发报手’，确

切地说是发报信息的个人风格，极其容易被众多接受过收报训练的人

所察觉，同时也能够被极其敏感的机械装置所辨别。比如，1943

年，美国监听局根据这一理论追查到一个敌方情报站，这个情报站就

设在智利。负责此站的是一个代号叫‘彼德罗’的德国青年。智利警

方把这个情报站包围了，然而叫‘彼德罗’的青年却逃脱了。一年以

后，监听专家们准确无误地探查到了一座非法电台的位置，并且能够

识别出发报者就是‘彼德罗’。为了掩饰他的‘发报手’，他改换成

用左手发报。但是即便如此，这个方法依然没有奏效，他仍旧被捕获

了。”

“最近北约组织监听研究机构正在研制一种‘扰频器’。这种

‘扰频器’能够装置在发报者的手腕上，巧妙地干扰控制手部肌肉的

神经中枢。但是……”

就在此时，电话响了。有三部电话被安置在邦德的办公桌上。外

线电话是黑色的，通往总部各部门的公务电话是绿色的，通往局长和

参谋长办公室的专线是红色的。此时正是红色电话那熟悉的鸣叫声响

起在寂静的房间里。

通话的对方是参谋长。

“你能够立即来一趟吗？” 参谋长亲切的话音从电话听筒里传

来。

“局长有事？”邦德询问道。

“是的。”



“可不可以先给我透漏一点线索？”

“也可能是想念你了，所以想马上见到你。”

“那好，我马上就来。”邦德答复了一声，放下听筒。

他把上衣穿好，通知秘书他要到局长那里去，不需要等他。说完

他就从办公室走出来，顺着走廊朝走向电梯的方向。

在等待电梯之时，他回想起曾经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一个无

事可做的日子，突然红色电话打破了寂静，使他离开这个世界，投身

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

这次是因为局长“想念你了”才去的，也可能局长见过自己后，

又要举行一次送行宴会了。是去开罗？是去新加坡？还是去南美呢？

嗨，管他呢，随便。他耸了耸肩膀。

星期一！也可能真的可以得到他所盼望的一切。

电梯停在他面前。“到十层，”他一面说着一面走进电梯。

第二章 非凡的事迹

这幢大楼的最高一层就是十层。通讯部门占据着大部分的房间。

有三座天线塔树立在房顶平台上，天线塔下有一台无线电发报机，那

是全英国功率最大的无线电发报机。

一块青铜铭牌放置在大楼门厅里，十分醒目，它提示着本幢大楼

都有哪些用户。这个“无线电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的伪称掩盖了楼顶

平台上搁置的三座天线塔的真实意义。除此之外还有：“环球出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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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迪拉利·布劳斯股份有限公司（1940）”，“综合公司”以

及“问讯处（E ·特威宁小姐，帝国荣誉军官）”。

倒是的确有特威宁小姐这么个人。四十年前，她做着和如今的劳

埃丽娅·波恩松贝小姐相同的工作。现在她已经退休了，在最底层的

一间小办公室里坐着，从事着零零散散的工作，例如撕贴通知、帮房

客上税、礼貌地拒绝推销员以及那些打算出口货物或者是修理电器的

人等等。十层楼上大多数时间都是寂静无声的。

邦德从电梯里出来就拐向左手边，顺着铺有地毯的走廊向局长的

办公室方向走去。绿色的粗呢蒙在局长办公室的门上。

他并未敲门，而是径直推开了那扇绿色的门，朝着门廊走进了倒

数第二间屋子。

莫妮潘妮小姐，也就是局长的私人秘书，正在打字。听到有脚步

声，抬起头，对着他微微一笑。他们俩相处得比较可以，她明白邦德

欣赏她的相貌。今天她的打扮与邦德自己的秘书差不多，只不过不同

的是，她的衬衣是蓝色条纹而已。“穿新衣服，潘妮？”

她笑出了声，说道，“劳埃丽娅和我光临了同一家商店。因而我

们两人用抽鉴的方法决定颜色，最后我抽中了身上这件蓝色条纹

的。”有人轻轻咳了一声，参谋长走了出来，他和邦德的年龄不相上

下。一丝稍带调侃意味的笑意挂在他那张苍白、疲倦的脸上。

“别胡扯了，局长在等你呢。谈完之后一块吃午饭如何啊？”

“没问题。”

邦德回答完之后转身走进莫妮潘妮小姐旁边的房间，并把门带

上。莫妮潘妮小姐抬头瞟了参谋长一眼，他摇了摇头。“我认为应该

不可能是公事，潘妮，”



参谋长说，“也可能是局长心血来潮就召唤他来了。”他又转身

回到属于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埋头做他的工作去了。邦德推开门走进

屋时，坐在大办公桌前的局长正在点烟斗。他挥动燃着的火柴，含含

糊糊地指了指一侧的椅子。邦德走到椅子前坐了下来。

局长长长地吸了一口烟，然后透过烟雾目不转睛地盯着邦德约半

分钟。在他面前是一张铺着红色皮革的桌子，他随后就把火柴盒丢在

桌子上。

“请假出去玩得愉快吧？”他忽然问道。

“的确不错，局长阁下，谢谢您。”

“我看得出来，你那被太阳晒黑的皮肤还未褪色呢。”局长脸上

一幅满不在乎的神色。他并不是真的不舍得给邦德准假，他的不满来

自于所有领袖人物所共同具备的清教徒以及苦行僧的精神。

“局长阁下，是这样的，”邦德含含糊糊地回答着，“那是由于

靠近赤道的关系，天气实在太热了。”

“嗯，”局长哼了一声，又说；“的确热，但是这次休养肯定是

值得的。”

局长冷若冰霜地地鼓起眼睛，“希望你的黑皮肤早点褪色，在英

国，皮肤黝黑的人很多时候是会让人起疑心的。他们或者是东游西逛

无所事事，或者就是在太阳灯底下烤黑的。”他把烟斗朝一边抖了一

下，脱离了这个话题。

打量了一阵邦德之后，局长继续把烟斗放回口中，心不在焉地吸

着。烟斗已经熄灭很久了，他又重新伸出手去取火柴，漫不经心地把

它再次点燃。



“看来，我们总算能够得到那批金子了。海牙法庭尚且存在一些

非议，然而阿森艾姆可是个非常出色的律师。”

“不错，”邦德应付了一声。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没说话，局长聚精会神地关注着自己的烟斗。

远处伦敦城中车辆的喧嚣声隐约透过敞开的窗户传来。一只拍打着翅

膀的鸽子落在窗棂上，过了一会儿又展翅飞走了。

邦德想尽办法要从那张历经沧桑的脸上看出点儿意图来。他对这

张面孔非常熟悉，并且对它忠心不二。但那一双灰色的眼睛波澜不

惊，即便是他那每逢焦虑紧张就会青筋暴起的太阳穴也只是微微起

伏，使他无法察觉出任何迹象。

突然，邦德看出局长好像是有难言之隐。他似乎是不知道该从哪

儿说起。邦德打算帮这位情报局的首领摆脱困窘。他挪动了一下身

子，从局长身上转移开自己的目光，关注着自己的手，懒散地抠着指

甲。

局长抬眼望着邦德，清了清嗓子。

“现在你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有特殊的任务吗，詹姆

斯？”局长声色不动地问道。

“詹姆斯”，这样称呼邦德可是与以往不同的。按常规惯例来

说，局长召见他时开始都是先说话，不叫名字。仅仅在有必要时，才

用他的身份编号——007 ，或者直呼 7号。像今天这样叫他的教名是

以前从未有过的。

“也不就是处理文件，履行日常事务，练习射击课程罢了。”邦

德诚恳地回答，“您是想让我做什么事吗，先生？”



“事实上的确是这么回事，”局长冲邦德皱了皱眉头，“但是，

这件事确实和情报局没有什么关系，差不多就相当于是桩私事。我经

过深思熟虑，觉得只有你能够帮我这个忙。”

“当然没问题，先生。有事您尽管开口好了，我一定会尽力而

为。”显然邦德极其兴奋。

终于摧毁了坚冰，这让邦德感到一身轻松。可能是老人家的哪一

位亲属遇上了什么麻烦事，但他又不愿意请苏格兰场帮忙。难道是讹

诈？有这个可能，也可能就是毒品。局长会选中他来处理这桩事情使

他很高兴。对他来讲，这是一项非常大的荣誉。而在局长这一方来

说，对政府财产和私人财产之间的区别和界限他从来都是一丝不苟

的。为了一桩私事而动用邦德，在他看来这与偷窃政府的钱财是没有

什么区别的。这可能就是他颇费心思，不愿开口的原因吧。“我预料

到你会这么回答的。”局长的嗓子有些喑哑，“不会花费你太多的时

间，只要外出一个晚上就已经足够了。”他稍作停顿，“呃，你听到

过有关雨果·德拉克斯爵士这个人的传闻吗？”

“听说过。”局长提到的这个名字使邦德感到非常吃惊，“几乎

所有报纸都会报导些关于这个人的事情。《星期日快报》正在连载他

的生平事迹。似乎这个人来头不小呢。”

“我明白，”局长简单地说了一句，“把你从报上看到的那些事

实说给我听。我很希望听听你对他的看法以及见解，以作为我了解此

人的参考。”有那么一段时间，邦德注视着窗外，企图理清自己的思

路。局长不喜欢听杂乱无章的谈论。他很讨厌对方说话离题太远，哼

哼哈哈。他欣赏干脆爽快，一语中的之谈，容不得含糊其词，让他听

起来大费周折。



“先生，是这样的。”终于，邦德开口说话了，“首先这个人是

位民族英雄，受到很多公众的仰慕。我认为他的地位不低于杰克·霍

布斯或戈登·理查兹。人们是发自内心地喜爱他，认为他是个超人。

虽然他的外貌并不出奇，脸上满是战争时留下的伤痕，嘴比较大，甚

至有些故作姿态，不过假如谈及他对国家的贡献时，那就该另当别论

了。假如你想象一下他花自己的钱为国家做的事大大超出了任何一届

政府的能力范围，那么你就会觉得，即便是让他当首相也没有什么过

分的。”

邦德发现那双冷冰冰的眼睛似乎蒙上了一层寒霜，但是他故意对

此不加理会。他要畅快淋漓地表达出自己对德拉克斯所做出的成就的

羡慕。“总而言之，先生，”他仍旧稳重地说道，“看来许多年来，

正是一个刚刚过了四十的人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免遭战祸。对于他来

说，我和大多数人有着同样的感受。但是，直到现在为止依然无人能

解开他的身份之谜。这对大众来说的确深为遗憾，但我并不认为这有

什么值得奇怪的。即使他终日寻欢作乐，但看上去倒有点像是孤孤单

单。”

局长漠然地笑了笑，“你所说的这一切就仿佛是从《星期日快

报》上照搬下来的。他无疑是位非凡的人物，但是，他都有些什么非

凡的业绩，或许你比我知道得更多，不如都说给我听听。

“好的，先生。但是报上的事实的确不容易站住脚。”他再一次

凝望着窗外，聚精会神，整理好自己的思路，然后转过身来看着局

长。“1944年冬天，德国人从阿尔丹尼突围时，把大批游击小分队

以及破坏小组留了下来，并为他们起了个恐怖的名字——狼人，令他

们恣意进行各种各样的破坏活动。这些狼人比较擅长蒙蔽对方，伪装

自己，掌握着各种敌后藏身的技巧，甚至在我们的部队和盟军攻克阿

尔丹尼、横渡莱茵河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中的某些人仍然没有



停止活动。有的潜藏各地，有的加入联军服役，负责野战医院里的救

护工作或者充当司机。这些人在背地里干了很多坏事，例如暗杀受伤

的官兵并毁尸灭迹等等。

“在他们的战绩中，有一件显赫的奇功，就是将盟军的一个后方

联络指挥部炸毁。‘增援部队协调部’是这类指挥部的正式名称，它

是混合单位，组成成员来自盟军各国：来自美国的信号兵，来自英国

的救护车驾驶员等等，一起组成这个流动单位。本来‘狼人’们是打

算炸掉食堂，然而战地医院也在爆炸时跟着一起遭了殃。一百余人在

这次灾祸中死伤，对死伤者身份的辨识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德

拉克斯就在这些人中，他被炸飞了半边脸。有一年之久的时间里他完

全丧失了记忆。到最后人们仍然弄不清楚他到底是谁，就连他自己也

不清楚。身份无法验证的死伤者一共有二十五个，美国人和我们都无

法辨识。他们有的是肢体不全，有的是不具备任何使人信服的证明材

料。一年以后，当一个名叫雨果·德拉克斯的无亲无戚的人，被人们

在盟军的情报机关的旧档案中查到——一位战前在利物浦码头工作过

的孤儿——时，他的脸上表现出某种关切之情。另外，名单上的照片

以及身体特征也多多少少地与他受伤前的情形相一致。从那时开始，

他开始回忆起过去的一些简单事情，病情慢慢好转。医生们特别为他

自豪。到了后来，战时委员会找到了一位曾经和这个‘雨果·德拉克

斯’同在一个突击队里服过役的人，他在医院看过后，证明了那个病

人就是德拉克斯。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后来报界的大力宣传也没有因

此而引出另一个德拉克斯来。因此，1945年底，他最终以这个名字

复员，得到了一笔复员费，并且可以终身享受残废军人的津贴。”

“但是他仍旧说不知道自己是谁，”局长把他的话打断，“他是

‘长剑’俱乐部的会员，我常常和他一起玩牌，吃完饭后同他一起聊

天。他谈到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的怀旧感’。所以经常去利物

浦，努力地想回忆起他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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